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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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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云南普洱市
一位家长通过国务院“互联网 +
督查”平台反映，当地一所学校
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划分
“智慧班”和“传统班”，想要
进入“智慧班”的学生需要花
5800 元购买平板电脑。经当地政
府核查，从 2020 年开始，学校
一直在推行这套分班制度。
　　“平板分班”不是一个新鲜
话题。过去几年，浙江、安徽、
山西等地多所学校都因此被国务
院督查组点名批评过。2020 年至
今，督查组连续三年强调，严禁
以分班为名强制学生购买平板。
　　但即使有严厉的要求，根据
今年 9月教育部网站的通告，近
期依然有学校打着“自愿”的幌
子，设立“智慧班”“未来班”，
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及学习软
件。通告中提到，有的学校甚至
为相关企业“搭台唱戏”推介学
习软件。在官方文件里，学校的
这种行为被认定为增加了学生家
庭经济负担，影响教育公平，社
会影响恶劣。
　　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
重庆的一位家长对“平板分班”
有很多怨言，但她还是花 6800
元给孩子报了名，因为学校承诺，
平板班会配置更好的教师资源。
让她更加不满的是，在之后的三
年里，平板电脑只在公开课上使
用过三次。
　　接受采访的多位家长，都提
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花大价钱
买来的平板电脑，最后往往只体
现出了看课件、交作业这些简单
的功能。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应
用，对硬件和观念都有着很高的
要求，这是很多学校并不具备的。
“平板分班”的热潮之下，学校
该以何种方式引进这种电子设
备，又该如何发挥它在教育中的
意义，这是一个仍待思考和修正
的问题。

进入平板班

　　想进入平板班，钱是很重要
的门槛。四川绵阳的徐文在高一

分班时执意要去平板班，收费
三千元，父母尽管不愿意，还是
支持了她的决定。
　　她就读的这所学校“曾经是
重点高中，现在没落了”。分班
时，老师介绍，平板班的教育水
平、环境氛围相比普通班会更好，
有了平板，老师可以通过大数据
更好地掌握学生情况，因材施教。
徐文被这一点打动了。
　　购买平板之后她才知道，每
学期要另交软件使用费，三年总
计七千元。徐文有种“被忽悠”
的感觉，而且平板班的数量没有
设限，全年级 31 个班，最后有
了 12 个平板班。
　　浙江一所公立初中只设置了
两个平板班，师资力量和全校成
绩最好的两个“创新班”相当。
想进“创新班”，需要考到年级
前 90 名。而进入平板班，只需
要花五千多元购买平板电脑，每
学期再交几百元的软件使用费，
即便成绩垫底，也可以拥有和年
级前 90 名同样的师资。
　　当平板分班关系到教育资
源，学生和家长很难有更多选择。
在广西梧州读高中的赵盼，到现
在还很后悔，2020 年入学时，因
为家里条件困难，负担不起 6000
元费用，没有报名平板班。她后
来才知道，平板是进入重点班的
前提。买了平板的人才能按照成
绩排名，有机会被分到重点班，
以她的成绩如果买了平板，刚好
可以进入。
　　另外一些学校虽然没有以平
板为依据分班，却要求所有学生
统一购买。2022 年秋季入学报到
时，广东一名高一新生收到通知，
学校要搭建“智慧教育平台”。
配套的学习工具需要学生自费购
买，包括 880 元的平板电脑、
600 元的智能数码笔以及 5500 元
的软件服务费，总计 6980 元。
学校的建议是，“全体购买”。
　　有家长提出，收费太贵，想
要分期付款，或者以“出租”的
形式使用，学生毕业时再把平板
返还。但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决了，
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另外一种选

择：若超过 90% 家长不同意购买，
就不用平板。但依然要先交钱，
统计后再退费。
　　“哪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
子比别人差？肯定会先付款的”，
这位高中生觉得，90% 的限定没
有意义。名义上是家长们自愿签
字购买，但实际还是“半强制的”。
　　在采访中，很多家长都对自
费购买平板设备有意见，但他们
更怕“耽误孩子”。张亮是一名
初中生的家长，他在矿上工作，
爱人专职带孩子，家里欠着 20
多万外债。但他还是借了 5000
元网贷给孩子买了平板，他说得
很直白，“如果其他孩子都买，
自己孩子没有，怕他受到不公平
的对待。”
　　平板设备大范围出现在教育
系统，始自2016年左右，随着《教
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出台，
全国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改革逐渐
开始。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要建
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
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但教育部也对类似电子设备
的收费有明确规定。2020 年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
收费管理的意见》指出，学校不
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
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另一份
《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
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文
件也提出，作为教学、管理工具
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
学校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
费用。
　　从 2020 年开始，多所学校
因为借“智慧课堂”“教育信息化”
的名义，推荐家长买指定品牌的
平板电脑，遭到了国务院督查组
的严厉通告批评。
　　“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
这套东西肯定不能向学生收费”，
但一位老师解释，有的学校可能
确实没办法，各地区财政状况不
同。学校申请不到对应的项目经
费，但又要发展教育信息化，只
能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
　　比如在广西，小学语文老师

交钱买平板，进入最“智慧”的班

”

彭雪娇说，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
目，每个学校都很重视。教育局明确要
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所以学校
并不统一购买平板，由家长自备。但受
制于经费，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每
年给软件公司交 600 元的使用服务费。

三年用了三次

　　2020 年，疫情来了，孩子不得不
居家上网课时，张亮发现，这台全家最
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不能与
老师互动，连无线网也很卡。他又花
2600 元买了一台 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他的平板也
“质量糟糕”。花 3500 元买的平板，
内存只有 16G，“非常非常卡”，点开
30 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他的平板
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学校负责维修的
人说主板坏了，维修 600 元，还要另外
付 30 元运费寄到厂家。而校外维修店
的人告诉他，“这都是该扔的平板，
600 元能重买一个。”
　　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
但“太难用了，没人用”。她说，系统
里有课堂实录，但内容不完整，画质很
差。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学校却不
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最终，平
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
照提交作业。
　　在重庆，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
名平板班后，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
市值 300 元的平板，因为加上了软件使
用费，要一次交纳 6800 元；学校答应
配备最优秀的师资，开始是一名全国
优秀教师当班主任，在二年级时也被调
换 ...... 最重要的是，李梅一直不明
白，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为了保护视力，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
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那平板算什么？”
　　买平板时，老师说，包括上课内容、
师生互动、课后作业，都会在平板上完
成。但是，三年过去，平板只在公开课
上使用过三次。语文老师偶尔会在平板
上布置阅读作业，但家长们为了方便，
都选择在手机上下载 app 完成。李梅觉
得，数码科技发展迅速，无论是平板还
是所谓软件，“三年前的配置，早就跟
不上时代了。”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非重点
学校更热衷于引进平板教学，但受自身
条件所限，配套的设施和教学理念没有
跟上，设备沦为“摆设”。有的学校一
层楼只有一个 WiFi，六个班级，300 多
人同时用平板时，就会有一个班的学生
无法连网。
　　曾经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担任培
训讲师的郑欣怡说，一些新建学校或是
比较偏远的学校的确更愿意尝试平板教
学，想以此扩大知名度，作为特色招生。
但对企业来说，一项对公业务，产品的
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从用户体验出
发，而是要充分考虑领导层面的需求和
招投标要求，很难做到产品上的极致。
以郑欣怡的从业经历，一些大品牌通常
自上而下推广，“他们会直接搞定大领
导，不仅仅是教育局，甚至可能找到政
府方面的领导，然后直接做区县统筹采
购，再安排到各个学校”。小品牌更多
靠代理推广的模式，比如到学校开家长
会，根据家长的购买情况办班，或者跟
学校谈好合作，一个年级设立几个平板
班，学生缴费报名。


